




译者序

我第一次读英国作家威勒德·普赖斯的书，就立刻被书中所描写的种种
奇情异趣以及丰富的知识吸引住了。作家对大自然、对人类的热爱深深地感
动了我。我读了一本又一本，就好像随作家一道深入了非洲热带丛林、潜入
大西洋底的海峡、登上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峰、踏上了大洋洲荒无人烟的小
岛。从他的书中，我知道了大自然中许多有趣的东西：珍禽异兽独特的习性，
原始部落的奇风异俗，火山爆发时震慑人心的情景，变幻莫测的海底世界⋯⋯
我不禁感叹：他怎么知道那么多的东西？！
晋赖斯是位博物学家。他于 1883 年诞生于加拿大，大学毕业之后，受聘
于美国两个极具权威的科学机构：美国自然历之博物馆及全国地理协会。他
的主要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地进行科学考察。一生中他游历过七十七个国家和
地区，包括中国，足迹遍及五大洲的名山大川、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天寒
地冻的极地、文明世界尚未知晓的原始部落⋯⋯他的阅历真是太丰富了，难
怪读他的小说，就像在读一本有情节的自然百科全书。
普赖斯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少年文学作家。他以自己多年的科学考察
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套十四本的丛书《哈尔罗杰历险记》。他把严谨的
考察活动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揉进情节生动、妙趣横生的故事之中。书中内容
大多为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所以读来真实、生动。由于它的知识性、
趣味性以及故事性，这套历险记一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第一本，《亚
马孙探险》出版于 1951 年，至 1985 年己重印了十六次，以后陆续出版的其
他各本也不断重版，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哈尔罗杰历险记》以哈尔和罗杰两兄弟为贯穿整套丛书的主人公，每
本书讲述一次探险活动，如追捕偷猎匪徒保护野生动物、考察大堡礁、猎捕
某些珍奇动物等等。在这套丛书中，普赖斯塑造了哈尔、罗杰这两位勇敢机
智的少年英雄形像。他希望青少年都能成为哈尔、罗杰那样的人：学识渊博，
体魄健壮，正直、勇敢，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他在书中大声疾呼：要保护
我们生存的环境，动植物是人类的朋友，不要把它们斩尽杀绝；他谴责人类
中的某些分子的凶残、自私、狠毒，在他看来，这些人远远不如大森林中那
些四条腿的野兽；他热情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爱。整套丛书的字里行
间洋溢着作家正直、乐观的精神，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勇探火山口》
就是《哈尔罗杰历险记》中的一种。相信它一定会受到中国青少年读者的欢
迎，哈尔、罗杰将会成为中国青少年的朋友。
由于阅历和知识的限制，译文一定有很多错漏，请读者指正。

骆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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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罗杰历险记

勇探火山口



1 火山之夜

天空一片漆黑，浓雾把星星遮盖得严严实实，三个爬山的人即使借助于
手电筒，彼此也很难看清楚。
寒雾，冷风，使哈尔觉得身上的每恨骨头都是冰凉的。本来，在夜间爬
上火山要比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爬山好受得多，但是此时哈尔却冷得发抖，
他想，宁可忍受炎热的天气也比挨冻好些。他已经把自己的毛衣给了他的弟
弟罗杰，不过他还有军用防雨外套。他把拉锁全部拉上，连下巴都裹在里面：
罗杰在他身边喘着气。平时，他是一个充满乐观而又调皮的孩子，但经
过三个小时艰苦地攀登，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
“这座老火山一定像月亮那么高，”罗杰抱怨他说，“快到山顶了吧？”
“恐怕不是这样，”哈尔答道，“我们也许刚爬了一半。”
罗杰累得直哼哼。
“省着点气力，孩子们，”这一爬山小组的第三个人说，“你们需要这
样，因为最艰苦的路程还在前头。”丹·亚当斯博士，一位火山学专家，他
很轻松地爬上峭壁，就像爬楼梯一样。
他自己并不注意节省气力，突然放声唱起歌来。歌声盖过了呼啸的风声
和火山的隆隆声。
哈尔希望他不要再唱了，歌听起来有点儿凄凉，很不舒服。也许那是一
首欢快的歌，但此时却使哈尔觉得脊背发凉，黑暗中仿佛突然出现了许多漂
浮在云雾中的陌生可怕的面孔。
“振作一点。”哈尔说，但只是自言自语。他必须保持镇静。这与歌声
没什么关系，如果那个人想唱为什么不让他唱呢？
要是在白天，这歌声会是很优美的。而在夜晚，大雾濛濛，风声尖啸，
山里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大地在脚下颤动，火山灰渣不时落在他们的钢盔上，
远处的火山口喷出圆柱形火焰，闪闪发光⋯⋯所有这些都会使人产生幻觉。
因此，这歌声听起来也许就非常可怕了。与其说是在唱歌，倒不如说他是像
疯子一样地喊叫。
但这位博士可不是疯子，而是一个认真的科学家。他是美国博物馆的火
山专家，研究过世界各地的火山。他曾经进入火山口，分析气体，测量熔岩
流，绘制火山喷发图，也撰写过学术报告。
火山对于他来说只是数字和现像。他是一位冷静的、有数学头脑的、经
过严格训练并很有成就的学者。
哈尔觉得他和罗杰能被选为这位火山专家的助手是一件幸运的事。他们
对火山一无所知，但他们身强力壮，并且已经有了在亚马孙河和太平洋岛屿
上几个月的探险经验①。眼下暑假快结束了，他们本应像往常一样准备回学
校，但由于他们的年龄比同班同学的平均年龄还小，他们的父亲约翰·亨特，
著名的自然学家和动物收藏家，答应让他们休学一年，以便使他们在他和他
的朋友的探险中经受实际的锻炼。
因此，他们就跟着一个唱歌像疯子一样的人，在深更半夜来到了这座即
将喷发的日本火山的半山腰上。
“呯”的一声，一块像鸡蛋那么大的火山渣落到哈尔的头盔上，又弹开

                                                
① 有关这些故事，请看威勒德·普赖斯的著作《亚马孙探险》和《海底寻宝》。



了。
幸运的是，这些从火山口喷出来的炽热的石头，在寒冷的雾气中飞行一
英里后已经变凉了。但此时此刻哈尔却希望它们仍是热的。
冷风把潮湿的雾气吹到他的身上，他的外套都能拧出水来了。
他们好容易爬出了浓雾，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但前面还是浓雾，不
久他们就又被雾气淹没了。他们就这样从一片云雾爬到另一片云雾。
这时，附近的山里却存在着一个给人带来舒适和温暖的巨大火种。哈尔
把手放在地面上，就能够感觉到热乎乎的。当他冷得浑身颤抖时，一堆温度
高达千度的可怕的烈火，正在他的脚下燃烧着。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
一下这个巨大的火炉里放出的热。
突然，火山像一条爬上岸的落水狗一样抖动了一下身子，并喷出一股火
焰。
紧接着又是一阵火山渣冰雹似的落下来。火山渣落到头盔上没什么事，
但砸到肩膀或后背上就会肿起大泡。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落下更大的，据说
浅间火山曾喷出过像摩托车那么大的石头。
但那种情况现在不会发生，浅间火山还没有猛烈喷发的迹像，否则他们
也就不会来了。它现在只是发出低沉的隆隆声。
这并不是说很安全。事实上，在几天前就有两名登山者被一阵石头雨砸
死了；一个月之前，有一个人被困在两股熔岩流中间活活烧死。火山灰和火
山渣一直飞到 20 英里以外的山脚下，地震已经毁掉了轻井泽镇附近的几所房
子。
但这些与浅间火山真正发怒时的情景是无法相比的。在一次喷发中它曾
经把 48 个村庄埋在 100 英尺厚的熔岩流下。这个厚度是埋葬庞培城①的两倍。
浅间火山的高度是维苏威火山的两倍，一旦爆发，其猛烈程度也会是维苏威
火山的两倍。
现在看来，它好像在慢慢地酝酿着又一次可怕的爆发。也许在一年以后，
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明天，谁能知道呢？
如果说有人能知道，那就是训练有素的火山专家。也许丹·亚当斯博士
能够揭开浅间火山之谜。
罗杰猛然停了下来。
“鬼！”他喊道。
哈尔和博士停下来看着罗杰，这孩子是不是疯了。他们都想安慰他几句，
但还没来得及开口，罗杰又喊道：
“在那儿。”他指着高高的峭壁上。
他们抬起头，但什么也没看见。雾像一顶巨大的蚊帐一样包围着他们，
迅速地掠过地面，不是浓密的一团，而是迎风飘动。博士的可怕的歌声停下
来了。而呼啸的风声正发出刺耳的音调，加上火山低吼，火光闪烁，石雨纷
纷，充满了不安与恐惧的气氛，令人毛骨惊然。难怪罗杰会产生幻觉。
“难道你们什么也没看见？”罗杰不耐烦他说，“在那儿！”
他们又抬起头，终于看到了罗杰那敏锐的眼睛在雾里所看到的东西。在
高高的峭壁上，三个亮点像鬼怪似的在那里跳舞。
是火山里喷出的火球？还是正朝他们流过来即将把他们埋没的熔岩流

                                                
① 庞培城：意大利古城，公元 79年 8月，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湮没。——译者。



呢？
“显然，我们在山上并不孤独。”博士说。他把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上
喊道：“喂——！”
上面的亮光停止了移动，三个登山者静静地听着。但在逐渐增强的风声
和火山的隆隆声中却听不到人的说话声。
博士又喊了一声。这次从上面传来了答话。
“走，”博士说，“我们要有新伙伴了。”他们一刻不停地攀着火山岩
向上爬去，一直来到亮光的前面。他们看到三个拿手电筒的日本人。
“你们好！”三人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用日语说。当他的手电筒照到来
人的脸上时，他就改用英语说：
“啊！我想你们是说英语的，我也说英语。我是名古屋中学的英语教师，
这是我的两个学生牛房和町田，他们的英语不像我说得这么好。我叫户栗。”
博士把他自己和他的两个同伴介绍了之后，他们彼此握了握手。他们都
同样由于在爬向火山口的路上有了新伙伴而感到高兴，现在，神秘的夜晚，
寒冷的浓雾，哀嚎的风声和隆隆作响的火山，似乎都不那么恐怖了。
最使哈尔和罗杰感到高兴的是博士不再用他那古怪的、令人难以忍受的
声音唱歌了。六个人在爬山过程中愉快地交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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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雾与火

夜色渐渐由漆黑变成灰白色，天快亮了。不一会儿，周围的景物清晰了，
手电筒也可以关掉了。
他们看到的一切是多么荒凉啊！巨大的黑色熔岩，干涸的熔岩河，没有
一棵树，没有一丛灌木，甚至连一根草也没有，就是月球上也不会这样荒凉
和单调。真是一片不毛之地，看来人类似乎也没有资格来到这里。
只有这里的雾是极美的。它们来去无踪，像波浪一样，飘过潮湿的黑色
岩石。有时你能看到 20 英尺开外，但转眼间就可能伸手不见五指。
在黑夜般的浓雾中，仅有的一条崎岖小路也看不见了。现在他们简直是
跌跌撞撞地往上爬，像山羊攀登悬崖一样。他们不时在火山灰中滑倒，不时
被尖利的、像玻璃碴一样的火山岩划破，当大地颤动时还要使身体保持平衡。
突然一阵剧烈地。震动，岩石猛烈地碰撞起来。他们头上传来一种物体下滑
的声音。
“当心！”博士喊道，“到岩石下面去，快！”
他们六个人挤在很浅的岩洞里，成吨重的岩石、火山灰和火山渣像致命
的瀑布一样隆隆而下，落在他们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当“瀑布”在岩洞前
落下来时，光线完全被挡住了，乱石顺着山坡横冲直撞地滚下去，发出的轰
鸣声越来越弱，最后消失在浓雾之中。
“再等一会儿。一些滚得慢的石块现在才开始落下来，有的石块大得足
以砸死一个人。”博士说道。
当一切都平静以后，攀登才重新开始。
山势终于变得平缓起来，六个精疲力尽的火山探险者发现他们已经到了
山顶。但火山口在哪儿呢？
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火山。一般火山的形状都像个圆锥，而这座火山的
山顶却是由几英里长的起伏不平的斜坡组成。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火山口，
然而没有一点儿标志，谁知道可能在哪儿呢？晴天的时候能够看到火山口升
起的烟。但在这样浓重的雾里，彼此只能勉强看到对方。
天气特别寒冷，因为他们现在的位置已经在海拔 8000 英尺以上。茫茫大
雾仿佛浸透了他们的身体，他们挤在一块巨石后面开了一个“作战讨论会”。
雾像河水一样被巨石分开，在巨石两侧翻滚着。
“我们生火吧。”户栗努力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他看看周围，想我
一些木块，但连一根树枝、一片叶子也看不到。
六个人掏遍了所有的口袋，拿出一些小纸片，堆起来有几英寸高。博士
把它点着，他们就在那微弱的火苗上暖了暖手，不到五分钟火就熄灭了。
“我饿，”户栗说，“你们饿吗？”他打开一个木制的小盒子，里面装
的是一些鱼和米饭。“我们叫它盒饭，你喜欢吗？”
“是的，喜欢。”亚当斯博士答道，“你大概也喜欢这个吧。”他拿出
几块巧克力。他们把各自带的食品分着吃了。
罗杰从饭盒里拿出一些像白色的虫子似的东西，他疑惑不解地看着它。
“章鱼触手，”户粟兴高采烈地说，“很好，你喜欢吗？”
“我喜欢。”罗杰说着一口吞了下去。
六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没吃东西，那就是牛房。他坐在离其他人不远的一
块熔岩上，脸色苍白，紧锁双眉，像是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博士站起来，“好了，户栗先生，我们去找找火山口怎么样？”
英语教师摆了摆手，咧开嘴笑了笑。看起来什么事情也不会干扰他。
“也许我们找不到，我想我们是找不到了；也许雾会散开，然后我们去
找；也许雾散不了。山顶有许多英里长，有的时候人们要在雾里徘徊好几天。
我们要呆在这儿，什么也不能干。”
亚当斯博士没有说话。他觉得户栗不仅是一个相当差劲的英语教师，而
且还是个胆小鬼。
“我认为我们有事可干。”博士说，“有的地方会有通向火山口的小路。
如果我们能找到它就行了。现在我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组成一个‘转盘’，
你，户栗先生，留在这儿。我们五个人一起往前走，直到快要听不到你的呼
喊声为止。不能走太远，因为浓雾能吸收声波，也许只能走 500 码左右。我
们把町田留在那儿。其余的人再走 500 码，再留下牛房。然后继续走，依次
留下罗杰、哈尔。我在另一端，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一英里半的传呼线。然
后，户栗先生呆在原地不动，其他人像钟表的指针一样绕着他转，如果小路
在距这块岩石一英里半的范围之内，我们就能找到它。”
“不会有人迷路吧？”哈尔问道。
“如果一个人始终能听到另一个人的呼喊声就不会迷路的。我们开始
吧，要不停地喊，户栗先生。”
当户栗转过身背靠着岩石，为他在这个计划中所充当的角色感到得意的
时候，其他五个人已经消失在浓雾里。
“唷！”户栗开始用日本的方式喊叫。他们继续往前走。“唷⋯⋯唷⋯⋯
唷⋯⋯”喊声越来越弱。他们留下町田，然后继续往前走。
五个人一个一个地被留下，不停地向前向后呼喊，直到博士来到传呼线
的未端。
“开始！”他喊道。命令顺着传呼线传下去，于是巨大的转盘开始转动。
转了还不到四分之一圈，博士喊道：
“在这儿，小路。到我这儿来。”
博士的话被传下去。不到二十分钟，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小路旁。但哪
条路通向火山口呢？
他们仔细地听着火山的隆隆声，辨别着声音的方向。由于有雾，声音好
像来自各个方向，像是从天上，也像是从地下发出的。
“我想大概是这条路，”火山专家边说边沿着那条小路走去。其他人紧
跟着他。
牛房走在最后面。哈尔向后瞥了一眼，看到那个年轻学生一副忧心忡忡
的样子，目光呆滞，步履沉重，若有所思。好像发生了什么不顺心的事。牛
房到底怎么了？
哈尔放慢脚步，和牛房并排走，想跟他聊聊天。但哈尔一点也不懂日语，
而牛房又太腼腆了，他不愿用他学过的一点英语来交谈。他冲哈尔勉强笑了
笑，然后他们就又在沉默中艰难地向上爬去。
与牛房的情绪相反，丹博士有点过于得意了。哈尔尊敬地称他为丹博士。
“叫我丹好了。”丹博士对他说，“不管怎么样，我只比你大十来岁，何况
你长得比我高。”
那是真的，尽管哈尔还不到二十岁，但他的个子比博士还高，肩膀也比
较宽，身体也健壮。但哈尔认为博士瘦长结实，而且智慧非凡。他觉得直呼



其名对这位科学家有点不够尊敬。最后哈尔还是让步了。
又是一阵碎石落了下来，但丹博士仿佛没有看到。他抬着头爬得很快，
把其他人甩下一大截。火山的隆隆声越来越大，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阳光
穿不透浓雾。由于有可恶的烟气混进来，雾变得更浓了，户栗被呛得直咳嗽。
丹博士不顾呛人的烟雾、不断落下的碎石、大地的颤抖和越来越大的轰
隆声，仍然大踏步地向前走。他的胆子太大了，好像生怕别人说他害怕一样。
他又一次唱起了晚上唱的那首凄凉的歌。听起来和在晚上一样令人不可恩
议。
他忽然停了下来。
“我们已经到了！”他喊道。
其他人都来到他身边。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地面不见了，巨大的烟浪
和云雾混合在一起。
他们的眼睛虽然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但凭着听觉判断，他们就站在火山
口的边缘。



3 火山口

从火山口里发出的声音好像是成千上万只愤怒的狮子的吼声。
伴随着吼叫声，还有一种像货车过桥时发出的轰隆声；接着是喷出的蒸
汽发出的更加刺耳的声音，就像一条巨大的毒蛇发出的嘶嘶声。整个人山像
一个被点着的大炸药包，随时都可能爆炸。
声音变得如此巨大而可怕，以致于当丹博士再说话时，没有人能够听到。
哈尔还记得从《特里火山手册》中读到的一段话：“浅间火山是日本最
大的、最容易爆发的、最变化无常的火山，山顶上处处都有危险，要时刻小
心。”
太可怕了，然而他们还有点庆幸，因为在寒冷的雾中度过一个夜晚后，
火山口下面散发出的热气使他们感到很舒服。每个来访者都像烤肉又上的鸡
一样转动着身体，使全身都暖和起来。
丹博士从哈尔背着的背包里拿出一些仪器：一支温度计，一副防护镜，
一个小分光镜。他开始读数井把结果记录在笔记本上，还用试管收集了一些
气体标本，准备以后继续研究。
他又开始说话了，但尽管孩子们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却听不到他说的
是什么。丹博士打了个跟他走的手势，就沿着火山口边缘开始了他的考察工
作。
哈尔回头一看，一个“奇观”映入眼帘：三个日本人站成一排，正在向
冒着烟的火山口深深地鞠躬。
哈尔从书上读到过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这是日本人参拜火山神的方式。
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就是神道，每一座火山都是圣地，人们对火山神必须虔
诚，否则神就会在盛怒之下把下面的村庄摧毁。
火山神是一个凶神，最使他高兴的事就是把人作为贡品献给他。过去，
作为祭品的人被送到他的贪婪的大嘴里。据说，每个牺牲者都把这看作是一
种光荣。
如今固然是没有人再被抛向火山神了，但仍有许多人自愿地把自己的一
切奉献给他。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一种神圣的举动，同时也解除了自己的烦恼。
失业的人可能会跳进火山口，犯罪孩子的母亲也会在火山口中结束自己的生
命，受到父母干涉的年轻恋人会双双殉情于火焰之中，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也
会在这里选择自己的归宿。
在欧洲和美洲，这种逃避现实的举动会被认为是懦夫的表现。在日本却
不这么认为，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失意的人投入日本 58 座活火山中的某一个
火山神的怀抱。
哈尔又向后看了一眼，户栗和町田开始沿着火山口边缘走动，而牛房仍
然盯着火山口一动不动。过了二会儿，他坐在一块岩石上，低着头，用双手
紧紧地捂着脸。
哈尔想去安慰牛房几句，但他能做些什么呢？也许不会有什么事，即使
有的话，牛房的日本朋友也会照顾他的。丹博士已经在 50 英尺以外了，并且
正在不耐烦地朝他们招手。哈尔急忙赶了上去。
在火山口的边缘散步可真是别有风味，身体的一侧被寒冷的雾冻得冰
凉，而另一侧则忍受着火焰的炙烤。脚底下是很烫的，哈尔不得不踮着脚走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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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从每个石缝里喷出来。如果走路时不小心让蒸汽喷到你的裤子里，
就会感到好像是被送上蒸笼。
落下的石块到达很远的山边时已经凉了，在这里却是热的。如果有一块
石头落到你的肩膀上，立即就会把衣服烧坏。孩子们都喜欢向悬崖下扔石块
玩，当哈尔拾起一块水晶般的石块准备把它扔进火山口时，禁不住惊叫一声，
把石头撇在地上，并用嘴吸吮着被烫坏的手指。
博士正在测量火山口边缘的地形，每一个小丘和洼地，每一个裂缝和喷
气孔都经过仔细地检测，并把这些数据和现像记录到笔记本上。
轰鸣声震耳欲聋。与之相比，即使一座机声隆隆的钢铁厂也会显得像墓
地一样静谧。火山神已经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了。紧接着，把岩浆像火箭一
样喷射到昏暗的高空，随着下落由白色变成红色，落在岩石上。粘稠的岩浆
慢慢地摊开，逐渐冷却成生面团的样子，但依然发着耀眼的红光，散发着巨
大的热量。
博士迅速跑过来，用他的电子高温计测量温度。他把读数给孩子们看了
看，110℃。
丹博士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孩子们
懂得他的警告，这些落下来的布了状的熔岩是很危险的。他们必须不停地看
着上面，以免遭到袭击。如果被其中一块击中，不难想像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碰上这比沸水的温度还高十倍的熔岩，衣服立刻就会被点着，你就会像一
支罗马教堂里的蜡烛一样被烧掉。
很难同时注意天空和地面，罗杰不得不斜着眼看。他多么渴望能成为一
个能用一只眼睛看一个方向，而用另一只眼睛看相反方向的鸟啊。
忽然，雾散开了，太阳照亮了沉闷的灰色废墟和黑色熔岩，不断上升的
蒸汽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彩虹，最后一片云雾幽灵般地消失了。
几个人停住脚步，欣赏着周围的景色。山下几英里以外，散落着日本的
村庄，棋盘似的稻田宽阔而平坦。在小山丘的顶上，坐落着神道的庙字和宝
塔。清清的溪水顺着山涧婉蜒流淌，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闪闪银光。峡谷
后面，山峦起伏，远远望去，一片郁郁葱葱。南面，耸立着雄伟的富士山，
向西看，辽阔的日本海碧波荡漾。
啪！一块炽热的岩浆落在离他们不到十英尺远的地方。这可不是赏景的
时候，他们又提心吊胆地朝前走去。
毒气使他们睁不开眼，咽喉疼痛，有时简直透不过气来。于是，他们不
得不停下来等待着变幻不定的风吹来一丝新鲜空气。
当微风把烟雾吹走，把烟柱和火舌吹向一侧时，他们有机会第一次看到
了火山口内部的景像，真是触目惊心。哈尔不自觉地看了丹博士一眼，发觉
他的脸色也变了。
他似乎不再是那位冷静的科学家。他紧闭双唇，目光呆滞地盯着这个可
怕的深渊。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恐惧的表情，但又不像是害怕。那是一种茫
然、冰冷的表情。
哈尔怀疑他是否失去了知觉。他担心丹博士会失足落到下面去，便伸出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他觉得丹博士的身体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一样。
丹博士没有发觉哈尔，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似的，站在那里一动
不动。
哈尔试图摇动他，但他似乎变成了石头人，颧骨突出，脖子僵硬，手攥



得紧紧的。
他就这样站了足有两分钟。
终于，他的脸上又现出了一点儿红润，哈尔抓着的那条胳膊也不再那么
僵硬，眼睛也灵活了。他的目光从那只紧抓着他的胳膊的手，移到哈尔的脸
上，不解地朝他微笑着，仿佛不明白哈尔干嘛要抓住他。哈尔松开了手，博
士用手指了指深渊底部的熔岩源，他又恢复了常态，又成了一位镇定自若，
对科学充满热情的科学家。显然他一点儿也记不起刚才那可怕的两分钟里所
发生的一切了。
浅间是无底的意思，许多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认为这座火山是一个无
底洞。但近几年来，火山底部不断上升，现在已能清楚地看到下面 600 英尺
的地方。
在那里，炽热的熔岩喷向空中，有的只喷到火山口就又落了下去；有的
则飞到几千英尺的高空，落到火山顶上，这对火山探险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熔岩流下面是一个由熔化的岩石形成的白热的熔岩湖，沸腾的“湖水”
像大河里的漩涡一样翻腾着。熔岩里的气泡受高温而炸开，燃起一股股火苗。
巨大的石块被抛起来，撞在石壁上，落下去，然后又被抛得更高。成千块碎
石像子弹一样飞向高空。从石缝里喷出来的蒸汽，就像从巨龙的鼻孔里喷出
的烟，发出可怕的“咝咝”声。孩子们都用手堵住耳朵。
博士并不在乎这些，他把高温计对准火山底部，温度计显示出 2500℃。
数字记下来后，他又指着火山口内壁 50 英尺处的一块橙黄色区域，趁着噪音
比较低的时候，说道：
“我想下去看看那块东西。”
他从肩膀上取下绳子。这条绳子是尼龙制成的，尽管很细，很轻，却非
常结实。博士把绳子一头系在自己身上，一头递给两个孩子。
“往下放，一定要稳住。”他说。
他踩着陡峭的火山口壁向下滑，灼热的火山灰使他的脚不时地打滑。孩
子们慢慢地向下放着绳子。每当他脚下一滑，他们就特别紧张，担心他会掉
下去。
他终于到达了那个颜色独特的矿物层，并开始用分光镜进行观测。孩子
们紧紧地抓住绳子，哈尔为他捏着一把冷汗，如果一块粘粘糊糊、咝咝作响
的熔岩落到绳子上把它烧断，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博士抬起头来，向他们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准备返回了。孩子们齐心合
力向上拉绳子，他踩着不断下滑的火山灰爬了上来。
当他重新站在他们身边时，两个孩子由于紧张和兴奋，都说不出话来，
但博士对他爬进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口中的壮举似乎无动于衷。
火山口周长大约有一英里，经过艰难的考察，他们终于又回到了出发地
点。他们想去寻找三个日本人，但这时火山口里喷出的滚滚浓烟又飘了过来，
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忽然，穿过烟幕，两个人影向他们跑过来，他们认出这是户栗和町田。
两个人都有点惊慌失措。
“你们过来，”户栗喊道，“到这儿来——快一一看。”
他们转身又跑进烟幕里，丹博士和两个孩子也急忙跟了过去。几个人在
一堆蓝色的东西旁停了下来。



4 灰心丧气的学生

那是一件蓝色的学生制服。哈尔把它捡起来，立刻想到发生了什么事。
“牛房有什么伤心事吧？”他问町田，“看起来他很不高兴。”
“牛房参加英语考试，”町田说，“他不及格——成绩不好。”
哈尔觉得如果一个学生有一个像户栗这样的英语老师，英语考试能及格
那才是件怪事呢。
他们走到火山口边缘向下看，但什么也看不见，烟雾把视线挡住了。
“我们走吧。”町田说，“回去告诉他妈妈。”
“等一下，”丹博士说，“他也许还活着，我下去看看。”
两个日本人惊讶地看着他。
“进入火山口？”町田喊道，“谁也办不到。”
“他不会一直掉下去，也许落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丹博士边说边把
绳子解开，开始把一端系在自己身上。
哈尔又向深渊里望了望。太阳已经很高了，烈日当头，但仍然穿不透那
一层层烟幕。一想到要像瞎子一样进入火山口，哈尔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但
如果牛房真的掉进里面的话，那是哈尔的错，至少哈尔这样认为。他埋怨自
己：当看到牛房情绪不好时为什么没回到他身边。
“把绳子给我，”他冲丹博士说，“该我下去了。”
丹博士摇了摇头。但当他看到哈尔决心已定时，就把绳子从胸部解了下
来。
哈尔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来自火山口里的热气加上火辣辣的太阳，使他
有点恶心，从下面冒出的瓦斯呛得他透不过气来。
“开始吧！”他说，“把绳子拉紧！”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火山口壁，身子立刻随着火山灰向下一滑，幸亏其他
人紧紧抓住了绳子才把他拉住了。
他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弟弟、博士、还有两个日本人。他还能再见
到他们——这四个人吗？
四个？好像有五个。他又数了一遍。瓦斯气刺得他眼睛生疼，烟雾使他
看东西很吃力，但确实有五个人。四个人抓着绳子，一个人站在他们后面，
正伸着脖子朝这边看。脸上带着好奇的神色，那个人用很蹩脚的英语问：
“你们要干什么？”
四个人回头一看，大吃一惊，差点儿把哈尔扔到火山口里去。哈尔赶紧
爬了出来。
“牛房！”他喊道，“你没事啊！”
牛房茫然地看着他。
“你真把我们吓坏了，”丹博士说，“我们还以为你跳下去了呢！”
“很抱歉。”牛房艰难地用英语说，然后用很流利的日本话向町田解释
了一下。町田转达了他的意思。
“他说这里太热了，于是他就走到那边——坐着——想，他很伤心。”
“那件事为什么对他打击那么大呢？”哈尔不明白，“在我们国家许多
孩子都会有不及格，但他们并不觉得怎么样，他们只是继续努力。”
“啊，你不知道，”户粟说。接着，他又讲了讲牛房的身世。牛房的父
亲在战争中被打死了，母亲和姐姐用拼命干活挣来的一点钱供他上学。他只



有以取得好的学习成绩来报答母亲和姐姐。当他考试不及格时，他感到非常
羞愧，他辜负了母亲和姐姐的一片苦心，邻居们也会看不起他。所以他不敢
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哈尔看着这个年轻学生的脸，被深深地打动了。这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
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和姐姐，由于没有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而深感羞愧。他看起
来很聪明，如果和英语好的人在一起，他的英语一定会学得很好。
哈尔把罗杰和博士拉到一边。
“听着，”他说，“我有个主意。我们还在日本呆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星期。”丹博士说。
“时间不算长，但我想足够了，因为他是那么渴望学习。”
“你想怎么办？”
“如果我们把牛房带在身边，每天和他用英语对话 16 个小时，我相信我
们在这一周里教给他的东西比户栗一年教的东西都多。如果学校能给他一次
补考的机会的话，他一定能通过考试。”
丹博士想了想，满意地笑了。“你真是个好小伙子。哈尔，我认为你这
个主意行得通，关键是能不能有机会补考。咱们去问问老师吧。户栗先生，
到这边来一下好吗？”
户栗听完他们的计划非常高兴。是的，他保证学校会给一次补考的机会。
“学校知道我是不太称职的英语教师，”他谦卑他说，“我也知道我不称职。
但学校找不到更好的英语老师，聘请英国人和美国人聘金太高，我们只好尽
力而为。跟你们一起生活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想牛房能通过考试。”
“町田怎么办？”哈尔问道。
“噢，町田是专科生，他不学英语。”
他们走到牛房身边，户栗把哈尔的计划告诉了他。牛房做梦也没想到，
为什么这几个陌生的外国人对他这么好呢？他看着哈尔，目光中流露出感激
之情，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两颗大大的泪珠顺着面颊滚了下来。他眼里
含着泪花微笑着用英语说：
“我非常感谢。”
“我先跟他回家，”户栗说，“告诉他母亲，然后我们在东京见，好吗？”
一致同意。
“既然没事了，”丹博士说，“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这座火山不可靠，
刚才的半小时它太安静了，我想它也许正准备给我们来一个熔岩浴。”
他们向山下走去，但走得却是另一条路，丹博士想看一看被熔岩埋没的
48 座村庄的遗址。
当他们下山的时候，火山神又开始咆哮起来，就好像是因为这六块到了
嘴边的肉又逃跑了而愤怒。博士不时地停下来把温度计插到炽热的火山灰
里，最外面一层只不过有点烫手，而表面以下 3英寸处却是 200℃！
“我们可以煎鸡蛋了，”丹博士说，“如果我们有的话。”
这句话提醒了他们，肚子又饿了。于是他们停了下来，把剩下的巧克力、
米饭和鱼吃掉。他们吃饭的时候没有坐下来，也不是站着不动，而是不停地
跳。只有这样，他们的脚才不至被烫坏。
随后博士又催促他们上路了，浅间火山的咆哮声越来越大了。



5 大 力 士

尽管是下山，仍然很艰难。头上太阳晒，地上热气烤，还要爬上爬下，
越过一块块巨大的岩石。大多数岩石都很坚实，重量可达几吨、几十吨。然
而使罗杰惊讶的是当他撞上一块像一匹马那样大的岩石时，竟把这块巨石撞
动了。原来石块上布满了筛子眼似的小洞，看起来像一个大蜂窝。
一个调皮的主意出现在罗杰的脑子里。他喜欢和既比他强壮，又比他聪
明的哥哥玩恶作剧。
他们停下来休息，罗杰说：
“哈尔，你没事吧？”
哈尔瞪着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事？”
“你是病了还是怎么了？”
“当然没有。怎么回事？”
“噢，你脸色不太好，我担心你虚弱的身体经不起这次旅行的折磨。看
起来你已经精疲力尽
“我累了？怕是你精神失常了吧。如果说有人累的话，那就是你。你这
小东西，大概我们要用担架把你抬回家了。”
“好吧，”罗杰说；“想知道谁累了并不难，你能把多大的石头搬起来
扔到山下去？”
哈尔向四周看了看，选了一块和他的头一样大的石块。他抱住石块，吃
力地把它搬起来，然后顺着斜坡扔了下去。
“瞧，”他对罗杰说，“如果你能扔下它的一半大的石头，我就封你做
五朔节王①。”
“让我来试试这一块吧。”罗杰边说边去搬那块像马一样巨大的石块。
哈尔差点儿笑出来，“别不自量了，小家伙，你连推都推不动，更别说
把它搬起来了。”
罗杰绷紧浑身强壮的肌肉，抱着那块巨石直起腰来，然后把它扔到了山
下。
哈尔目瞪口呆，吃惊地看着罗杰，然后转向哈哈大笑的博士。
“这不可能，”哈尔嘟囔着，“这不可能。”
“要弄清真相很容易，罗杰。”丹博士边笑边说，“咱们下去看看那块
大石头吧。”
他们来到石头边，丹博士用手把它前后摇来摇去，就像推一个摇篮一样
轻松。它轻得像纸糊的一样，根本不像块石头。
“这是浮石。”丹博士说，“能够浮起来的石头，的确它能漂在水上，
是世界上最轻的石头。”
“它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吗？”
“是的，它确实是熔岩，变成了泡沫的熔岩。你知道，水变成泡沫后是
很轻的，这是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气体。同样，这是岩石泡沫，也是由气泡组
成的，气泡里也有气体，有的比空气还轻。有些气泡破裂了，就形成了这些
洞。”
“它真的能像木筏一样漂在水上吗？”罗杰不太相信。

                                                
① 五朔节：英国的风俗节日，这天，人们选出女王，做各种 游戏，进行欢庆活动。——译者



“真的，当克拉卡托火山喷发时，许多浮石堆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宽三
英里的巨大的浮岛。有些人以为它很结实，就在上面盖了房子。有一天早晨，
他们醒来以后，发现他们的岛被昨夜的暴风吹到了茫茫大海之中。十八天后
他们才被一艘过路的船搭救了。”
“我想坐坐这种浮石筏子。”
“当你研究海洋火山的时候就有机会了。现在我们还是不要说了，快走
吧。我不喜欢听火山发出来的声音。”
他们继续顺着山坡向下走去。但孩子们对博士所讲的故事太感兴趣了，
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那么，火山是怎么形成的呢？”罗杰问道。
丹博士笑了，“那可是个相当大的问题。你下过矿井吗？”
“下过。我们在宾夕法尼亚下过煤矿。”
“下面是冷还是热呢？”
“是热的，越往下走越热。我们都快被熔化了。”
“对，如果你能够继续向下走，好比说走上 20 英里，你们就会真的被熔
化了，同时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一切都呈熔融状态。石头在几千度的高温下也
会变成热粥，就像钢铁厂的铁矿石被熔化一样。现在，假设你踩到一个桔子
上会怎么样呢？”
“它会裂开，桔子汁也会喷出来。”
“正是这个道理。想想看，千百万吨重的地壳压在石头粥上会怎么样呢？
自然，如果它能找到一个裂缝就会喷出来。那就是火山口。火山口就是地球
表面的裂缝。石头粥找到了逃跑的机会就会冒出来。那石头粥就是通常说的
岩浆，也就是处于液体状态的岩石。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岩石，也可以是几种
岩石的混合体——没关系，都叫岩浆。”
“当然，当岩浆从裂缝中喷出来的时候，它会把石头和污物也一起带到
天空。如果雨水顺着裂缝渗下去，就会由于高温而变成蒸气。你们知道蒸气
的力量会有多大？例如，火车头的蒸气能带动一列火车。火山的蒸气会引起
可怕的爆炸，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爆炸还可能使火山口裂开，这时，岩浆
就会像汹涌的河水一样流出来，淹没许多城镇和乡村。这正是这里所发生过
的事情。你们脚下 100 英尺深的地方就是一条熔岩河，在它下面有数以千计
的日本房屋，里面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一万多人被永远埋葬了。”
“为什么是永远的呢？”哈尔问道，“维苏威火山埋葬了庞培城，但现
在他们已经把那座城市发掘出来了。”
“是的，可是庞培城是被火山灰覆盖的，不是熔岩，灰是很容易铲掉的。
但这 48 座日本村庄却是躺在 100 英尺厚的熔岩下面。”
“这种事还会发生吗？”
“恐怕还会的。日本火山学家认为浅间火山正在酝酿另一次大爆发。通
过今天的观测，我也开始同意他们的意见了。火山口里的熔岩湖，以每年 15
英尺的速度上涨。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但很可能在 10 年之内，浅间火山
就会有另一次壮观的表演。同时，在那以前，它还会有许多小“节目”，而
每个小“节目”都足以置我们于死地，所以我们还是快走吧。”
浅间火山现在像野牛一样吼叫着，几千英尺长的火舌伸向蓝天，半凝固
的熔岩落在岩石上，每个人都随时注意着上面，以便及时躲避落下来的东西。
尽管这样，还是有一块粘粘糊糊的炽热的熔岩落在了町田的衣袖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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